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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是江青一手抓出来的吗?

1964年9月．江青交给时任中

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

默涵一个沪剧剧本《红灯记》，建议

改编成京剧。中国京剧院副院长、

总导演阿甲接受了改编任务。

《红灯记》公演后，江青对剧本

及演出百般挑剔，导致《红灯记》一

改再改。同时，江青不断发动对阿

甲的批斗。否定他的劳动成果并宣

布其为反革命分子，押入干校进行

改造。

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阿甲

认为，江青死死抓住《红灯记》不肯

放手，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为

自己政治上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红灯记》是江青这种“积累”中所

挖的“第一桶金”。

江青知道，要想达到自己的目

的。她没有任何的政治资本。建国

前她没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

没有到前线去打过仗，更无所谓战

功。别说是与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

元勋相比．就是与高层领导的夫人

们相比，她也没有邓颖超等一批党

内女中豪杰的资格与资本。建国后

她一不懂经济，二不懂建设，唯一

一点就是曾经唱过京剧。演过电

影，所以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宝”押

在这上面。

其实在1962年前后。江青对于

现代京戏并没有兴趣，当时中国京

剧院想将话剧《迎春花》移植成现

代京剧，江青知道后不但不支持．

反而给以否定了。

与此相反，曾经演过传统京剧

的江青对于古装戏却情有独钟。江

青为什么后来又来了一个一百八

十度的大转弯呢?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

作会议上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

要出社会主义之新．不应推陈出

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

们的、r头保镖之类。”

12月12 El，毛泽东为中共上海

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个报告

写了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

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

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

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

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

‘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

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

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

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

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

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

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

咄咄怪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委

员乌兰夫提出明年(1964年)在北京

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

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

江青作为第一夫人。长期以来

帮助毛泽东从事整理文件的工作，

隐性地位很高。由于“得天独厚”的

条件。毛泽东对于文艺界的一系列

指示和乌兰夫的建议江青很快就

知道了，她感到这正是自己大出风

头、“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阿甲等剧组人员对于《红灯

记》的改编成功，使江青见“桃”眼

开，但又不便强夺．于是就随心所

欲地横加挑剔，数百次地改来改

去。美其名“千锤百炼”，目的仍是

削弱原改编者的影响。凸显她自己

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江青不断实

施的“《红灯记》战略”。

关于江青对《红灯记》的“指

示”，是所有“样板戏”中最早也是

最多的。这些“指示”的一个中心，

就是她曾为这部现代京剧“呕心沥

血”。江青在对“样板戏”《智取威虎

山》作指示时就说：“《红灯记》这个

戏走了弯路．弄成了畸形，光剩下

李铁梅．把李玉和给砍掉了⋯⋯建

议他们改．也不愿改，阻力很大。”

1965年6月1日，江青在给云南

省京剧团的“指示”中自吹自擂地

说：“为了使《红灯记》的思想性、艺

术性比较统一，比较高，我是付出

了很大的代价的。因为京剧院的同

志都是搞老戏的，他们本身既缺乏

工农兵的生活经验。缺乏革命斗争

经验，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意

见。”

1968年9月16日，当《红灯记》

已取得了社会的认同并引起强烈

反响之后。江青就将阿甲点名为

“阿甲是个叛徒，也可能是个特务。

要彻底打倒他，他就把这戏搞成修

正主义的”。

江青讲这些话的时候，阿甲已

被剥夺了发言权，因此人们听到和

看到的。都只是江青的一面之词。

加之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江青利用

手中控制的强大舆论工具，在全国

上下大造舆论。所以多少年以来，

人们还存在着许多错觉，认为《红

灯记》是江青一手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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